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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英谈判时的香港体验 

 

在日本和香港的体验 

 

中国决别了文革路线而走上了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它与外面世界的关系开始从搞政治

的时代转变到搞经济的时代。中国开始重视与日本和欧美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的关系，以及与

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即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关系。封建时代的残渣余孽还根深蒂固的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肩负着经济建设这个重大使命，力求以各种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交流并学

习其经验。 

在此，我想把自己在日本和香港体验到的留在记忆里的一些事情作个介绍。 

 

人民日报采访团来日 

1980 年春天，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代表中国舆论界的《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支大型采

访团来日。 

这次访日是对前一年的秋天应人民日报社邀请朝日新闻访华团的回访。 

当时日本的首相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作为外相辅佐田中角荣的大平正芳。大平首相

很高兴地接见了采访团一行，并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友好会谈。 

“贵国全力开始搞现代化，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日本有好的方面，但不好的一面

也不少。好坏两面都好好看看吧。还有，希望你们永远做日本的好朋友。” 

整个会谈让人感到一种少有的虔诚的基督教质朴的诚意。采访团这次采访时间是从 4 月

中旬至 5 月上旬的三个星期。访问地点，从东京首都圈的神奈川、千叶与琦玉等县，到大阪、

京都、奈良及遭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再往北到北海道的函馆，根室和札幌。 

朝日新闻社动员采访网给代表团一行作向导。采访首都圈几个县时，还用上了大型直升

飞机，另外还去了富士山一带。 

去北海道时，从东京分乘两架小型喷气式飞机，到日本的最北端眺望了北方四岛。 

采访的范围也很广，从首相会见到参观主要的有关经济的政府机关、炼铁厂、汽车制造

厂、电子企业、综合医院、大学和研究所、城市的居民小区、农村的家庭、超级市场、地下

街、旅游事业单位，及了解地方城市的开发情况等。 

 

对日本的资本主义感兴趣 

每到一处采访地点，都有前一年秋天参加了访华采访的老记者作陪同。我在那次访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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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曾担任了秘书长，所以我从头到尾全程陪同这次的访日代表团。 

随着每天采访的进展，我和代表团成员之间的感情也很快得到交流。一天，代表团的一

位成员要求，“中国现在青少年犯罪现象日趋严重。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了解一下日本警察对

青少年的挽救情况及防犯对策”。 虽然那时正好是 5 月初的大连休，但通过社会部的联系，

五位警视厅的负责干部带着厚厚的资料赶来，热心地作了介绍。 

采访全日程完了后，代表团要准备回国了。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室里我向代表团询问了采

访的感想。 

“你们觉得日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 

听了我的提问，其中一位记者回答说： 

“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值得学习的。” 

“真的吗？” 

我又问道。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然是真的。我们在马克思的书里读到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亲眼看到的日本的资本主义

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我非常高兴这次陪同如此有价值,于是接着说： 

“在东方诞生的日本资本主义是‘修正资本主义’。所以请中国走‘修正社会主义’的道

路吧。只要不是‘修歪’了，就可以吧？” 

当时在中国“修正”还是一个忌讳的字眼。大家一边苦笑着,一边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是真正的、确实可信的人之共感。 

 

中英谈判的焦点：香港 

1982 年春天，我作为特派员被派到香港。作为重要连接点的香港及香港周围的经济特区

正进行着连接中国大陆内部与外部世界“共存的摸索”。 香港短期访问我倒是去过几次，但

长期逗留还是在作为语言留学生被派往香港大学以来、二十年后的第一次。 

自从中国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开展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以来，香港的地位越发受

到重视。 

中国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 1980 年 5月决定把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

设立为经济特区。特别是与香港邻接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更是在加速进行。 

正在这个时候，从 1982 年夏天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谈判。 

众所周知，香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鸦片战争后 1842 年的南京条约，

香港岛（76 平方公里）割让给了英国。1860 年由于阿龙号事件而缔结的北京条约，又使九龙

半岛顶端的九龙地区（10平方公里）成了英国领土。1889 年英国又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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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把九龙半岛剩余的全部土地即新界地区（959 平方公里）、235 个岛屿及附近的海域租借

到 1997 年、即租借九十九年的条约。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的分离论 

但是，围绕着“香港的前途”， 很明显,中英双方在基本原则上的见解是不同的。 

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到新界地区的租借期限到期的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英国对香

港全岛（即香港岛、九龙地区、新界）的殖民统治就应宣告结束。7 月 1 日零时以后，中国将

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对此，英国方面的态度是，香港岛和九龙地区是清政府永久割让给英国的，即使是归还

了“主权”，但是还保留对此地区的“治权” (行政权)。 

但是，中国方面认为，以前有关香港的条约是完全不平等的，一律要全部进行清算。对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论根本不予以理睬。 

1982 年 9月,当时的英国首相萨切尔女士访问了中国，就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与中国的实权

者邓小平进行了会谈。 

但是，邓小平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使得被称为“铁腕女人”的萨切尔首

相也毫无办法。 

在中英谈判期间，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强烈希望，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

示反感，这段时间内港币和不动产的暴跌也火上加油，“香港的前途”成了一个不安的敏感的

问题。长住香港的日本人及其它外国人的心情也很复杂，大部分不是持悲观论就是持谨慎论。 

 

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 

笔者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却是个乐观主义者。其理由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历史上成为支撑香港安定和繁荣的“三大要素”（即香港人的勤劳、智慧、英国

建立的诸制度，与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今后一定会保持下去，对此我坚信不移。中国也希

望恢复主权后香港能继续安定和繁荣。即使是在动乱的文革时代，中国也没停止过给香港提

供粮食和水源。现在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第二，在我本人生活过的地方中——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

亚诸国，能作为连接中国大陆与外界关系重要据点的，可以说非香港莫属。 

当时，我还引用了一句汉诗向友人们强调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无限风光的真面目只是呆在此山里的人

是无法都体会到的。也就是说，香港的真面目，只知道香港的人是看不全的。 

第三是笔者积累了在香港的采访体会所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希望读者能把这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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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理学术语来理解，如果把中国大陆比作一个男性的驱体的话，香港则可以说是他的“金

玉”(“金玉”意即睾丸。译注)。如果把这一部分割掉，即所谓的分离、独立出去的话，那

男性就会失去本来的功能。相反，如果把这一部分吸进体内、即被中国大陆完全同化的话，

由于体温的关系，其功能也会失去。“金玉”就应该是处在即能一边接触外边的空气，又能一

边与体内保持有机的联系的位置才行。 

“香港的前途，就在这种摄理中发展着。”我对此似乎有一种确信感。 

 

参观中国经济特区──深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生活共同体”中，能融洽、共存到什么程度？这种意义

深远的尝试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接触点处正在进行。 

作为中国现代化前沿基地于 1980 年 5 月在广东省南大门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

种尝试的地点之一。 

当初这块杂草丛生的小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 83 年夏

天去采访时，就已经是高楼耸立的城市规模了。还不止这些。这里有从大陆各地派来的各行

各业的专家、技术员和众多的工人，而且九龙—深圳之间完全实现了电气化,以前单程需要一

个小时现缩短为 35分钟，香港人的来往与日俱增。在深圳经济特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大陆中国人与自由开放的香港中国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在这儿，会出现

什么样的现象呢？ 

 

重新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在深圳工作跟内地完全不同。是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由三百人以上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江苏省第一基本建筑公司的杨少华副总经理在 82

年 9 月，对我这么说，而且还列举了“五个不同”。在深圳①高层楼房的建设占绝大部分；②

建设速度很快；③对楼房质量要求高，检查严格；④与内地的由上面指定的方法不同，这儿

采取的是投标方法，竞争很厉害，所以责任也重大；⑤与内地的计划经济为主导不同，这儿

是市场经济为主导。 

该公司在大陆是一家一流建筑公司，在深圳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盖二十四层楼高的“湖心

花园大厦”。 

该工程设计、工期、材料及费用全部由公司负责，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们争得了承包权，

并提出了在内地要用二十四个月完成的这项工程，能用十四个月完成的目标。最后，主体工

程完成后接受了检查，据说在质量、速度、效率、安全生产及施工管理方面全得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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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正在准备下一个工程的投标，工程师及设计人员都在拼命奋战，“就像大学考试前

那样紧张。不过，听说大家的工资也是内地人的一倍以上，年轻工作者也不例外。工作两三

个月换一批，为的是把新的经验带回内地。”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但是，建了高楼得有商店、企业、工厂利用才行。从全国各地开始来到深圳办各种各样

的办事处，香港、海外华侨及外国企业也表现得积极活跃。日本以银行和大型商行为中心与

一些相关企业和制造商组成的深圳访问团体也多了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种新的动向曾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由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等六家

国营企业共同出资金合办的“三和有限公司”。据新成立的公司董事长陆润玲介绍,“三和”

是①国家资金、②集团及个人的资金、③华侨及外国资金这三种资金协调的意思。由这三种

渠道广泛募股，利用其资金来创建各种企业。 

第一期的计划是从 83 年 9 月至 84 年 8 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建设冷冻厂、食品厂、饮食

店、超级市场和包装工厂。最近，该公司下决心发行二千五百万元（约三十一亿二千五百万

日元）的股票（一股一千元，共计二万五千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更有意思是农民来函的件数达一百多件。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特区的开发，深圳年收入达

一万元（约一百二十五万日元）的“万元户”农民占全体的百分之二十。另外，香港一家有

实力的企业“和记黄浦集团”曾希望购买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但是，一个集团要大量收购

如此膨大数目的股票，对此公司领导人正在讨论之中。 

真有一种资本主义要诞生的趋势，但陆董事长认为公司原本国营企业,再说股票也并不打

算搞成象资本主义那样具有强烈的投机性质，而只是一种“限制转让的股份。”。现在看起来

这种现象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大胆的作法。 

 

分居的家庭获团圆 

“深圳尝试”不但影响着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

分居在中国大陆内部和外部的家庭可以在深圳得以同居一起，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只要在

深圳买了住房，就可以把内地的家属迁到一块儿来。这个措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住房

购买价格比香港要便宜得多；②可获得不带期限的永居权；③内地的家属可保证迁到一起。 

我在采访特区内的一个高层楼房居民小区时，见到了广东省东莞出身的李翼中老人（当

时七十一岁）一家，他“买了三套公寓”。 

李翼中老人年青的时候随祖父去了香港，他努力学习英语，当上了香港政府的一名官员，

负责医疗方面的工作。退休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家团圆”，但那正是文革时期，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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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愿望。当他得知有了新的政策后，就不惜拿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和退休金在深圳

买了公寓。把长期分居的夫人、大女儿和小女儿各一家从东莞县迁到自己一起,实现了自己的

宿愿。在公寓的一间房子里，李老把孙子们集中在一起，用一块小黑板在竭尽全力地给他们

教英语。在一旁陪着的大女儿和小女儿脸上露出的那种幸福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倍受欢迎的深圳渡假村 

旅游观光事业也是特区建设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一般的香港居民也可以方便利用

渡假村，倍受人们欢迎。 

位于特区西北部的景色秀丽的“西麓湖渡假村”就是其中之一。这儿除了游览设施以外，

还备有供住宿用的野营帐篷、成排的带阳台的房子、别墅等。渡假村一个人住一个晚上二十

港币（当时约折合七百日元），非常便宜，听说很受年轻人欢迎。 

负责人高兴地说：“来这儿的人数在最初的 1980 年是八千人，81年是八万人，去年 82 年

达到二十一万人。预计今年会达到四十万人，就像滚雪球似地增长。” 

在香港被禁止的焰火在这儿是映红了夜空，大部分年轻人都在音乐会和迪斯科舞会玩到

深夜。 

从广州来的一名很红的女歌手，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又唱起了曾获

“唱片奖”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这时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地掌声。 

这首歌唱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是中国人”。这种场面使人们能够看到那种超

越不同制度的同一民族的共鸣。 

 

消失了的“心理上隔阂”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1966 年 11 月，第一次路过深圳的，那是去参加在北京召开的

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时候。从香港的罗湖出来，过一个短短铁桥踏上中国深圳时

的那种“从这儿开始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的紧张感，还很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但是，中国现在已告别了文革时代，开始走上了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

的道路，那种位于境界线处的“心理上的隔阂”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紧邻深圳车站的东侧，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综合型车站，里面还准备建设一个展览中国

各地土特产及世界各地商品的大型展览馆。负责这项工程的总指挥是香港屈指可数的不动产

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胡应湘总经理。另外，他还计划修建一条连接香港—深圳—广州—

澳门的高速公路，并把此作为人生一大事业正在全力组织。 

“香港的安定和繁荣离不开大陆这根纽带，建设连接这两者的深圳，无论如何一定要成

功。深圳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香港的繁荣及将来的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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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工地上，已进入壮年的胡总经理这么强调说。 

“深圳的尝试”果真能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大陆的内部和外部，实现同一人类，同一

民族的融洽和共存，并成为活力的源泉吗？其明暗表里我打算今后一直关注下去。 

 

目睹大转换时期香港的智慧 

 

围绕着“香港前途”的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是从 82年初夏至 84 年初秋的，我从 82年初

春正好在香港，所以基本上目睹了谈判的全过程。 

在香港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见了各种人物和场面。前面谈到的“香港金玉论“就

是笔者面临大转换期在香港所悟出的。就让我一边追忆往事，一边在此把一些难以忘怀的相

遇记述下来。 

 

意欲与中国大陆共存 

八十年代初期成为香港岛话题的建筑物是位于繁华街湾仔的“合和中心”。这是比东京池

袋的“阳光六十”摩天大楼还要高的一座六十六层的圆形大楼。从最高层往北看，可以看到

对岸的九龙半岛的新界，还能眺望到远处中国大陆的一角。 

这座大楼是当地屈指可数的不动产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壮年总经理胡应湘（83 年时

四十七岁）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在大楼顶层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他。他坐在一张

堆满设计图纸的巨大的桌子那边，这么说： 

“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但我的祖籍是广东。与其在香港这块狭小的地方干事业，还

不如为祖国的现代化做点贡献。我坚信那样做更有积极的意义”。 

胡总经理曾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专攻土木建筑学，自从 1978 年中国告别文革路线以来，

在五年的时间里，他竟八十六次去中国,跑遍了大陆各地。现在同几位朋友合作在广州正在盖

一座十八层楼的饭店“广州大酒家”。另外中国的大门口、深圳经济特区的新火车站也正在施

工。他还准备修建一条连接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 

“二十五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路过横滨和东京,那时一路上还处处可见空旷原野。但在那

十年后东京和横滨。香港和广州、广州和澳门之间如果修起大型主干道路，那么沿途一带就

能出现不少大大小小的产业城市。这一连起来，到下一代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城市圈。” 

这是一幅理想的“世纪工程”，胡总经理正在这千里迢迢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迈着坚实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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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企业连接起来的大陆与台湾 

“好的时候来，不好的时候就溜。人不能这样做。” 

台湾屏东县出身的黄仁峰（当时五十岁）用小时候学会的日语这么说。他是位于香港新

界地区工厂街—荃湾一家生产蘑菇罐头食品公司的总经理。蘑菇从大陆进口，空罐头盒则从

台湾进口，在香港加工后，再通过日本的商社出售到欧美国家。在以前中国与台湾的对立很

紧张的时候，黄总经理就想出了把大陆的农业与台湾的技术结合起来的与众不同的做法。 

黄总经理曾在基隆的水产专门学校学习食品加工技术，在台湾和东南亚都有他的工厂。

九年前他来到了香港。 

在对原料、劳力及出口市场进行了周密调查后，他决定创办蘑菇罐头业。他从与中国大

陆有着业务往来的香港朋友及华侨的金融机关那儿得到帮助，而且从中国大量进口原料也得

到确保。 

当初由于资金不足，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 1982 年夏天经营开始走上轨道后，在由于

“香港前途”而人心惶惶的时候，黄总经理却特意在 1997 年租借期限到期的新界地区，买下

了现在这个工厂。 

那时地价曾一度下跌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现在的工厂离号称东洋第一的集装箱码

头非常近。 

“香港的将来？没关系。一个劲儿的只担心，什么也不做，那才不行呢。一个人两手空

空来到这个世上，走时也一无所有，不是正好吗？” 

到 84 年 5月黄总经理已拥有六家公司了。其中的杰作是把亲缘关系繁多的福建省和台湾

连起来的“闽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的设立。闽指的是是福建。其公司是计划从福建省沿岸

进口鳗鱼、虾、虾虎鱼等鱼苗，经香港出口到台湾，待长大后再往日本出口。 

“这种生意只有在香港才能做得起来。而且，对台湾，大陆才海外的华侨都好。” 

黄总经理是一个有着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智慧和胸怀的人，而且他还是个亲日派。 

 

自称为中间派的大人物 

当时在香港的实业界，光大实业公司的王光英会长（84 年当时六十五岁）颇引人注目。

他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的哥哥，他的家庭很早以前就是民族资本家。 

光大实业公司于 83年夏天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企业在香港开业。在开业典礼上，当时的

赵紫阳总理、邓颖超女士（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万里副总理等送了花篮，使人们吃惊不

小。 

一时议论纷纷称王会长是中国打出来的“红色资本家”，他的大刀阔斧的做法引人注目。

——他从南美的智利购买了一千五百台奔驰的卡车；在香港的商业街及住宅区购入地皮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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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签署跟美国公司合作在中国和香港修建电脑工厂的合同。同时，也开始流传起一些反面

的传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在考虑些什么？我为此采访了他，并坦率地问了一些问题。 

——有人说您购买的那些奔驰卡车是旧车，而且在寒冷地带无法行驶。 

“说是旧车，但也只开了三百公里。我们是在驾驶训练的范围,而且在零下三十度都能行

驶，用不着担心。后来我们还追加了七百台呢。” 

——真是资金雄厚。 

“哪里，现在银行资金有余，你要借多少都可以。” 

──香港人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呢。 

“这种心情我也能理解。过去有过这样的事情。最近我在国内农村看到年轻人在庙里敬

香时，问他们在祈求什么，他们祈求两点。一是邓小平能长寿，另一个就是希望现在的改革、

开放政策能长期继续下去。这样祈求的人还真不少。” 

——香港的将来你怎么看？ 

“像香港这样勤劳而富有智慧的地方很少。中国政府已向国内外表示香港的资本主义要

持续很长时间。这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大陆、台湾、日本及其他国家都是很有好处的。” 

——听说您兄弟很多。 

“兄弟姐妹一共十一个。我上面全是男的，下面全是女的，我是老六，正好在当中，所

以属于中间派啦，哈哈哈。” 

这位“红色资本家”还是一位极其幽默的“大人物”。 

 

狗身与狗尾的关系 

在年轻力壮的三十多岁的人群里也有不少前途有为的人。在一家日本企业工作的谭兆璋

（当时三十五岁）就是其中一个。 

小谭曾在香港大学专攻生物化学，毕业后在一家美国办的银行里从事经济分析和市场调

查。后来调换搞电脑方面的工作，并担当日本企业的中国问题顾问。为促进香港与中国大陆，

特别是与深圳经济特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作出阻很大贡献。他还热心投入到了普及普通

话运动中。他本人是生在、长在说广东话的香港，但他还是利用自己晚上的业余时间给年青

人教普通话，而且坚持了五年多。 

——有不少人用一刀切的方法说，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 

“我本人以前也这么认为。但如果考虑香港的前途，那无论如何也得考虑与中国大陆之

间的关系。我教普通话也就是出于这点。” 

——但是，不少有钱人和专家确实在考虑移居国外。 

“我相反。如果考虑一下孩子的将来就不能移居。在这儿没有钱也比到异国他乡过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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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不熟的那种可怜的生活要强。” 

——你本人对香港怎么看？ 

“香港存在着‘三民主义’，即移民、难民、殖民。另外还可以加上‘乞丐主义’。粮食

和水依赖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依赖英国。遗憾得很，香港本身什么也没有。

但是，香港人有自由的思考能力，临机应变能力，有高技术和高效率。这些都是香港在过去

几次战胜危机和考验的原动力。” 

——看起来你现在似乎是全力以赴搞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流。 

“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就像一条狗与其尾巴的关系。尾巴是无法左右狗的身体的。但是如

果狗本身有活力的话，尾巴也就能活动自如了；相反如果没有活力的话，尾巴就会萎缩下去。

我们当然希望前一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希望大陆的人们能为自己的安定和繁

荣作出更大的努力。” 

 

寄望于香港前途的人们 

 

除了中国以外，我在香港还接触了不少其他难以忘怀的人物。在此，我想举出四个人，

他们都是在中英谈判前途不明朗，而且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有着动摇的时候，还寄望于“香

港前途”的“少数派”人物。 

 

 “半个中国人”的政务长官 

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到最后都以统治者自居的人；另一种

是对香港不抱希望而迁居他国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对香港的安定和繁荣抱有希望并打算尽职

的人。 

这当中最引起我注意的一位英国人是香港政府的政务长官英卡·琼斯（84 年当时五十七

岁）。他肩负着管辖香港全域十八个地方行政区的要职，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僚。 

这个人跟他的上司有三点不同之处。第一是他在香港任职达二十五年之久；第二是，他

在任职期间一直是负责占香港面积百分之九十二的新界地区和离岛的开发工作，这使得他能

跟支撑着香港繁荣的最基层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第三是汉语。他擅长南方代表性方言广

东话，普通话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也说得非常不错。 

当地的人都说，“他的话我们听。”五十五岁退休后，由于周围人的强烈要求他又重新出

来担任了现在的职务。重新工作后，他特别对当地土地开发和新城市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二十年前、不，十年前还是一片田野的新界地区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工业地带和大型住宅区。

琼斯是带头人，赢得了市民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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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几次采访琼斯，而且还去他家采访过。 

“能干到这一步，都是香港人的热心支持和协作的结果。我在这儿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已经熟悉了这儿人们的心理并完全习惯了这儿。我已经成了‘半个中国人’啦！” 

那时候，正开始传说中国方面就香港的将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中国大陆继续

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在恢复主权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但不少香港的资本家和专家对实现这个构想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就这一点，我请问了琼斯

长官，他冷静地回答说。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大家献计献策，值得挑战一下。绝大部分

香港人还是要在这儿生存下去的。” 

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他表示，“我相信中英谈判一定会以香港人能接受的形式

达成一致的。” 

有一次我问他，“您本人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 

“我在这儿买了房子。能工作就工作，退休后打算跟夫人一直住在香港。”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在交通事故中去世，女儿已经结婚了。工作之余他到新界地区的山

里散散步，画画风景画儿什么的，听说他还准备在百年之后，把骨灰也埋在这儿。真是一位

心胸宽阔的人｡ 

 

 “去神”与“来神” 

围绕着香港将来的中英谈判曾几度触礁搁浅，而且还出现长时间停止谈判的局面。在这

种情况下，相继出现了不少由于对前途不安而弃此而去的“去神”。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英

国最大商社“加典·玛色逊”。此商社以香港为中心，是一家已经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名门。翻

翻老底，这是从“鸦片战争”（1840 年—1842 年）前后发展起来的、与英国殖民地经济史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大型企业。 

“由于要在其他地域发展事业及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本商社从此将长期在英国的法律体

系下继续业务。” 

这是此商社的会长赛蒙·克滋维克在 1984 年 3 月下旬透露的，而且他还决定了把注册上

的中心移到位于西大西洋的英属自治的巴妙达群岛。可以说这个判断显示该商社对中国将在

1997 年恢复香港主权后的不安。 

与此相反，有的企业却作出了积极的判断，认为从此以后香港会继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

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国际都市。1983 年 11 月开始进驻香港的

世界著名的美国波·外斯法律事务所就是这样的企业之一。 

“把现代化放在首位，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时，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开放政策。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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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如何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惯例和国际法律体系采取互相尊重的立场，进而使其成为双边

法律。” 

发表这种见解的是一直活跃在美国哈佛大学及司法界，这次作为波尔·外斯香港事务

所的负责人上任的简罗姆·A·柯思教授（当时五十三岁）。他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在国际上

也是知名的。 

——为什么您离开讲台来到香港？ 

“因为这儿有值得干的工作，所以我就把生活的中心移到这儿来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正在从政治的时代向经济的时代转换。合资、投资及技术转换等是现在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通过丰富的实例来了解生意场的实态，然后使之法律化，这工作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在香港可以学到活生生的东西。” 

——但这工作实际上很复杂而且难度大吧？ 

“那当然，理念上和口号上很容易，但具体做起来就得付出时间和努力。华南经济圈、

南海油田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等，实际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前途是乐观的。” 

教授接着用汉语巧妙地说了一句“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显示了他不谈空理论，要做实

际工作的热情。 

 

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 

正值中英谈判遇香港经济趋于低迷倾向的时候，有些日本企业却把香港作为进入亚洲的

据点，积极采取扩大政策。野村证券集团就是这种日本企业的先锋，此集团买下了位于香港

中心刚落成的四十八层高楼“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第四十六、四十七和四十八层。 

1983 年 5 月的开业典礼，除了日本企业，还有当地的华侨、外国企业的经营者共计一千

二百人被邀请出席，曾成为当地政治和财阀界的一大话题。积极推进此举的是被称为野村证

券“中兴创始人”的濑川美能留顾问。就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的战略方针，我采访了出席

开业典礼的濑川顾问。 

“由于香港的将来还不稳定，所以自去年秋天以来，股票价格、汇兑及不动产都受到影

响。政治上的解决方法只有等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的结果。但是，站在生意人的立场上看香

港前途的话，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第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可

能保持世界第一的高度经济增长。第二，只要现在的政策不变，中国可能会成为‘二十一世

纪的经济大国’。从这两点看，香港是位于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其重要性会越来越大。我们

买下了‘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也就是出于这种判断。一些有眼光的外国企业也在着

手购买不动产，想必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是相同的。1997 年的回归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朝着乐

观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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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川顾问是日本·香港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成员之一，他已二十次来香港，对香港是了如

指掌。当问及野村证券集团今后在香港的活动战略时，他说： 

“现在，野村国际（香港）、野村综合研究所、日本合同金融等在香港拥有百分之百的资

本。战略方针是，以野村国际为中心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三个部门，即①股票；②公用事业

债务、汇兑及银行；③商务咨议，但同时我们还准备成立‘联合银行’，以求建立一个能弥补

这三个部门境界领域的体系。” 

“香港除了一般银行以外，还有三百五十多家‘存款业务公司’，对经营优良的公司发给

可以经办巨额存款的许可证。野村国际自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许可以来，在①和②的部门的合

作进展很快，这种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在③部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大陆，努力

强化合资伙伴和引进技术的斡旋工作。” 

为此,采用当地的有能人才一定极为重要，我这么想就这么问了濑川顾问。 

“你说得对。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在海外据点采用的优秀人才送到东京进修了六个月，

全面着手培养工作人员。今年准备在香港招收十几个人，但从香港大学已有一百人，香港中

文大学已有一百五十人来报名了。我们决定给在当地采用的优秀人才高额薪水，而且还要在

他们中间培养公司负责人。” 

这就是矮小精悍濑川顾问充满自信、明快确真的战略方针。 

 

八佰伴进入新界地区 

还有一位难以忘怀的日本人。那就是八佰伴集团的和田一夫社长。和田社长自 1984 年起

十多年来声誉极高，被称为是中国商业的“第一人”。他计划进入当时外国企业还犹豫不决的

新界地区，并着手在最大的新兴都市──沙田建设一座占地面积可称东洋第一的超级市场。 

他率领着集团的领导班子就建设超市的可能性进行了事前调查。从综合商行到金融、不

动产、建筑、商品流通界、甚至新闻报道界，还有在香港的日本企业的代表，他都一一认真

仔细地请教高见。笔者也是被问及过的一个。 

我已经跑遍了香港的每个角落，特别是新界地区，我也多次去过。所以我对和田社长断

定进言，“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呢？ 

①对香港的前途抱有不安的企业家和专家很多，但实际上新界地区的开发在不断地

往北扩展，大型住宅区的建设在急速进行着；②原来大家族的香港现在小家庭在增多，

特别是新婚夫妇组成的家庭不断移住新界地区；③尽管说香港不安定，但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市民将继续在这儿生存下去，别无其它选择；④另外，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正在加速

进行，并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社会；⑤香港人的生活感觉不是追仿中国大陆或台湾、欧

美各国，而是崇仿日本；⑥新界住宅区房间的大小，用日本的家具和家用电器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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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今后儿童用品一定也会畅销；⑧除了沙田，如果在新界地区其它地方也建几座超级市

场的话，就可以把那些买不起百货店高级商品的顾客给大量地吸引过来；⑨学会跟香港

有实力的华侨及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掌握生意决窍，时机成熟了还可以进入中国大陆。

——我就这样诚心诚意地讲了我的想法。 

最后，和田社长决定进入新界。后来，在一本香港特集的杂志里，我看到一篇采访

和田社长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请教了一百个人，其中九十九个人不是表示反对就是持谨慎观。只有一个人坚

持说还是进入新界，那个人是一位新闻界的人士。” 

心里一阵激动。给和田社长的进言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良好的祝愿。我能这么进

言完全是受益于我曾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生活，采访过的那些众多人们的

丰富智慧。 

笼罩着“香港前途”的政治浓雾自 1984 年春天以后终于雾散天晴了。利用这个契机，

我在《朝日新闻》报纸上以“转换期·香港的智慧”的题目分十次进行了连续报道。 

正好那时，从总社来了调令，让我“担任亚洲局总局长去新加坡上任”。当时我特别

想亲眼看到中英谈判的最终结果，真不舍得离开香港。 

中英谈判在这一年的 9 月结束了。英国政府确认了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把香港全地区

的主权归还给中国的立场。中国方面保证香港在主权回归以后的五十年内仍继续保持资

本主义制度。长达两年的中英两国之间的不懈谈判终于以“大妥协”宣告结束。 

 


